
1930 年 3 月 2 日，中国

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上

海召开，到会盟员40余位。

这次会议，殷夫是同他的领

导李伟森一起参加的。

左联成立时，殷夫还不

满20周岁，是最年轻的左联

发起人之一，但他此时已有

参与地下斗争的磨炼，革命

斗争的思想日益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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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五烈士”殷夫：

我是革命的忠臣
俞宽宏

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咸与维新”。当
时，绍兴知府程赞育顺应时代大潮，出面组
织了军政分府，其实是新瓶装旧酒。于是，
南社绍兴分社——越社便派代表到杭州，
要求革命军开驻绍兴。革命党人王金发应
请开入绍兴，组成一个新的军政分府。

王金发上任伊始，据鲁迅回忆：“民元
革命时候，我在S城，来了一个都督。他虽然
也出身绿林大学，未尝‘读经’，但倒是还算
顾大局、听舆论的。”但时间一长，终究经不
起诱惑，“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
料，明天送翅席，捧得连他自己也忘其所
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
皮。”越社里激进分子于是以为要用报纸来
监督、批评新政府。

1912年1月3日，以鲁迅为领衔的
三人小组，另外两人是陈子英、孙德卿，
在家乡绍兴创办了一张《越铎日报》。《越
铎日报》是鲁迅起的名字，意为“报为遒
铎，亦为警钟”。越之铎，绍兴人民给“公
仆”敲响的警钟也。鲁迅作为名誉总编
辑，他以“黄棘”的笔名题写了创刊词
——《〈越铎〉出世辞》。文章警示众人，中
国专制久长，昭苏非易，因此需要长久下
去的民主斗争和建设。“纾自由之言议，
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
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是
其新闻自由的理念和办报的宗旨。

《越铎日报》甫问世，秉抒发“自由之
言议”的精神，以“官威如故，民瘼未苏”，

“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
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
……”鲁迅还建议开设了一个“稽山镜
水”的专栏，专门刊登批评的文章，此外
还有“自由言论”等栏目。当时绍兴有“新
民谣”的“光复后十晦气歌”，其中之一是

“绍兴多一报馆，民贼晦气”。
报纸的言论针锋相对，结果就让王金

发们吃不消，于是“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
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
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所
谓“诈取”，是王都督给了报馆一笔经费。
《越铎日报》领了都督的钱，又要骂都督，
岂不是坏了规矩？所以当王都督派人送来
500元经费后，报馆展开了讨论，该不该收
他的钱？收钱之后还要不要骂？讨论之后
依旧照骂不误！理由是“收钱之后，他是股
东；股东不对，自然要骂”。鲁迅原先反对
接受资助的，但报馆的会计责问他不当家
不知柴米油盐贵，他只好选择沉默。沉默
中，鲁迅也预见到报社的将来。

果然，好景不长，待鲁迅赴南京公
干，1912年 8月，王都督派兵捣毁了编
辑部，《越铎日报》不幸早亡夭折。一份自
由、民主、战斗的报纸，在封建主义的愚
民政策摧残压制下，香消玉殒。

鲁迅创办《越铎日报》
朱小毛

汪曾祺是当代著名作家、戏剧家，京派
作家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个地道的美食家。

汪曾祺有句著名名言：四方食事，不过
一碗人间烟火。区区12个字道出了人间食
事，烟火可亲，一碗人间烟火是多么令人向
往，让人喜爱。读着他这样的金句，怎么能
不喜欢他笔下的文字、手下的菜肴呢？

汪曾祺的《食事》中收录的是他写于20
世纪的一些与食物和生活有关的随笔，无论
是萝卜、豆腐、栗子、土豆、韭菜花等家常小
菜，还是米线、手把肉、豆汁儿、高邮鸭蛋等
地方风味，每一样在他笔下都鲜活起来。他
写的饮食文章和做的菜肴都是备受推崇的。

汪曾祺因爱好做菜，所以也爱逛菜市
场。他说：“到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
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菜市。看
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
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
活之乐趣。”

汪曾祺做菜无数，其中“干贝烧小萝
卜”可以说是他的拿手菜、看家菜。台湾女

作家陈怡真和她的丈夫到北京来，指名让
汪曾祺做干贝烧小萝卜。北京小红萝卜一
年里只有这几天最好，早几天，萝卜没长
好，水分少，发艮，且有辣味，不甜；过了几
天，又长过了，糠。陈怡真运气真好，正赶
上小萝卜最好的时候。一道干贝烧小萝卜
上桌，陈怡真吃得津津有味，她边吃边对
这道小菜赞不绝口。据说她把剩下的一点
干贝烧小萝卜，打包带回宾馆去了。

一次，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到北京同
样是那个时节，同样是让汪曾祺做干贝烧
小萝卜。汪曾祺说：“聂华苓吃得非常开
心，最后连一点儿汤汁都端起来喝了。”

由此看出，汪曾祺的干贝烧小萝卜是
多么富有名气，一道菜香倒了一群作家朋
友。汪曾祺在烹饪方面确实是极有天赋的，
他做的每一道菜都极为成功。他是快乐的，
他的快乐不仅仅在于自己吃好喝好，还在于
他做的菜能让别人也吃出快乐来。就不仅自
己乐在其中，还感染了不少文人和读者。

作家汪曾祺，是一个可爱的美食家！

美食家汪曾祺
张雨

1973年春天的一天，气象学家竺可
桢及其夫人陈琦来看望叶君健一家。以
前竺可桢常为孩子们写些关于气象的科
普文章，叶君健长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
所以，他们二人还常在一些编辑部召开
的儿童文学或科普文艺创作座谈会上见
面。他们互为对方的兴趣爱好和性格禀
赋所吸引，成为志同道合的知己。

当时，叶君健是“牛鬼蛇神”，每天的
工作就是扫厕所。竺可桢听说叶君健每月
只有生活费45元，其余工资都被冻结，颇
为拮据。因此，他和妻子商量每月给叶君
健送来100元接济家用。

当时，竺可桢不但鼓励叶君健珍惜
过去已熟练掌握的外语而不要轻易荒
废，同时还提醒他应该利用造反派忙于
打派仗而疏于管理之机进行创作。“一语
惊醒梦中人”，叶君健听了竺可桢的话，
又想起鲁迅说的“我倘能生存，仍要学

习”的话语，竟真的摩拳擦掌，悄悄地铺
开稿纸开始写起小说来。

这样，叶君健白天干活，晚上脑子异
常清醒。心想，这是搞写作的“黄金时刻”，
应该倍加珍惜。于是，每天晚上他就在卧
室兼书房的小屋里，拉下窗帘，开始秘密
地写起《土地》三部曲来。那时大家都“六
亲不认”，互不来往，所以也没干扰，清静
得很。他每天计划写2000字，进展很快。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时，三部
曲也快完成了。《土地》三部曲由《火花》
《自由》和《曙光》三部长篇组成。叶君健又
观望了一年，看来形势不会逆转了，这才
把它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

《土地》三部曲气势恢宏，这和叶君
健创作的《山村》《旷野》和《远程》三部长
篇合称《寂静的群山》，1988年荣获了丹
麦女王玛咖丽特二世颁赠的“丹麦国旗
勋章”。

叶君健茅房扫出“三部曲”
崔鹤同

三次入狱的太阳社战士

殷夫同革命文学界的联系，始于
1928年初。这年1月《太阳月刊》创刊
号发行没几天，编辑部就收到了一束
署名殷夫的诗稿。主编阿英回忆：

我立刻被这些诗稿激动了，是那
样充满着热烈的革命感情。从附信里
也证实了他是“同志”。于是，我不自觉
的提起笔，写了复信，约他来上海。还
很快的、以非常惊喜的心情，告诉了光
慈、孟超和其他同志。

殷夫当时还不满18周岁，尚在吴
淞同济大学附属德文补习科学习，他
寄给《太阳月刊》的是1927年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之后几天第一次被捕时在
狱中写成的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
得到阿英复信后，殷夫准时到上海同
太阳社的几位主编见了面，接着参加
了太阳社，成为太阳社最年轻的社员，
同时接上了组织关系。之后成为太阳
社的《太阳月刊》《新流月报》《拓荒者》
各期刊的经常撰稿人。

1928年夏天，学期尚未结束，因
参加地下斗争，殷夫再次被捕入狱。其
后由家人托人出面保释出狱，不得不
于9月下旬回到老家浙江象山的一所
小学教书，度过了一段隐蔽的生活。

1929年 2月底，殷夫离开象山赴
上海寻找党组织，完全脱离学校生活，
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道路。从
3月接上党组织关系之后，殷夫满腔
热情，一边积极参加党的地下斗争，一
边开始了红色鼓动诗的创作，同时还
进行诗歌翻译工作。1929年6中旬，因
为编辑《奔流》，鲁迅收到了殷夫寄给
他的一组稿件《彼得菲·山陀尔行状》
（即裴多菲传略），由此开始了同殷夫
的交往，并于6月26日托柔石送给他
两本书。

当时殷夫正住在宝山路底近天通
庵车站的一条马路上，那儿有一排简
陋的三层住房，离鲁迅住的景云里很
近。因为全职参加党领导的丝厂罢工
斗争，殷夫十分繁忙，难得有空闲时间
看书写作，住在底楼的楼适夷有事找
他都是深夜匆匆而谈。

1929年 7月中下旬，殷夫第三次
被捕入狱。这次因为没有暴露身份，
国民党反动当局只把他当成一个普
通工人，是他自己出来的。出狱后殷
夫“继续热烈地重新投入地下的战
斗”，身无分文。9月 21日酷暑未消，
殷夫穿着一件大棉袍汗滴淋淋会见
鲁迅。鲁迅回忆：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
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
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
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
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
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
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
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
只好这么出汗。

鲁迅对殷夫的关怀十分细致。从
7月4日第二次见面之后，鲁迅3次都
以付稿费的名义给殷夫以帮助。当时
北新书局“办事糊涂，常常拖欠”作者
的稿费和编者的编辑费，所以稿费常
常是鲁迅垫付的。鲁迅在《奔流》上发
表殷夫诗作和译作，是间接对殷夫从
事地下斗争的一种积极支持。

1929年 11 月，经过长时间的考
察，殷夫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出任共青
团中央宣传部干事。殷夫在宣传部长
李伟森的领导下，参加团中央机关刊
物《列宁青年》和青年反帝大同盟公开
刊物《摩登青年》的编辑工作。这是一
条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选择
这条道路就意味着要为人民大众的自
由幸福奋斗和牺牲。

1930 年 1 月初，殷夫把他 1924
年至 1927 年秋写成的 65首诗稿，结
集成《孩儿塔》集，写好《题记》，一并呈
送鲁迅审定，并请鲁迅作序。殷夫牺牲
后，此诗稿得由鲁迅保存下来。因为编
辑《萌芽》，鲁迅与殷夫的书信往来一

直延续到左联成立之后的1930年的3
月14日。1936年3月11日，鲁迅在大
病初愈后“为白莽诗集《孩儿塔》作
序”。称《孩儿塔》“是东方的微光，是林
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对于前驱
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
的丰碑”。

普罗诗派主将

1929 年是殷夫诗歌创作成就非
凡的一年。《别了，哥哥》《意识的旋律》
《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等大量普罗
诗歌都是这年夏秋之间的力作。尤其
是这年 11 月之后，借助宣传干事这
个新平台，殷夫诗情高涨，于1930年
上半年形成了一个普罗诗歌创作发表
的新高潮。

对于殷夫这位“非常的喜爱”的
“小弟弟”，太阳社对他的诗歌才华是
十分赞赏的。1930年 1月，太阳社停
刊《新流月刊》改出《拓荒者》。《拓荒
者》创刊号首篇刊载的就是殷夫的组
诗《我们的诗》，这些诗大部分创作于
11月诗人赴任共青团宣传干事之时，
鲜明地表达了他为民众解放奋斗的坚
定意志。殷夫在《拓荒者》里高歌：“我
们把旗擎高，号儿吹震天穹，只是，走
前去呵，我们不能不动！这尚是拂晓时
分，我们必须占领这块大地，最后的敌
人都已逃尽，曙光还在地平线。”鲁迅、
马宁等人都是读到殷夫在《拓荒者》上
的这些诗作，才进一步增加了对他的
了解的，鲁迅说“直到左翼作家联盟成
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认识的白莽，就
是在《拓荒者》上作诗的殷夫”。

以《拓荒者》创刊号为先机，殷夫
先后在《拓荒者》第二期上发表《诗三
篇》，在《拓荒者》第三期上发表《写给
一个新时代的姑娘》，在《拓荒者》第四
五期合刊上发表小说《“March8”S》和
诗歌《血字》（外六首）。《血字》（外六
首）也编排在合刊的首端刊发，这期合
刊是《拓荒者》的终刊，出完之后即被
查封。《拓荒者》是左联前期最重要的
机关刊物之一，它的创刊号和终刊号
均以殷夫的诗歌做发刊先锋。这种特

殊安排绝非偶然，显然是左翼文学界对
殷夫诗歌地位的一种共识，也是对他诗
歌所呈现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和大
无畏英勇气概的一种坚定表彰。

在给《拓荒者》供稿的同时，殷夫也
在《萌芽》和《巴尔底山》上发表文学随笔
和诗歌。《萌芽》创刊于1930年1月，它
的第一期和第三期上分别发表了殷夫几
篇随笔；第四期上发表他的诗歌《囚窗》
（回忆）、《前进吧，中国！》，小说《小母
亲》；第五期上发表他的长诗《一九二九
年的五月一日》。《巴尔底山》创办于左联
成立之后的4月11日，第5期后被禁。
早在《巴尔底山》创刊之时，殷夫就被推
定为这个期刊的基本撰稿人之一。殷夫
在《巴尔底山》第1号上发表了诗歌《奴
才的悲泪——献给胡适之先生》，第5号
上发表诗歌《巴尔底山的检阅》。这些文
学创作立场鲜明，战斗气息相当浓郁。

《拓荒者》《萌芽》《巴尔底山》都是左
联初期最具影响力的机关刊物，殷夫发
表在左联机关期刊上的这些诗作，连同
他在《列宁青年》《摩登青年》发表的部分
优秀作品，突出地展示了20世纪二三十
年代之交殷夫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这
个阶段，殷夫事实上扛起了前辈郭沫若、
蒋光慈之后普罗诗歌创作的大旗，成了
左联成立前后中国普罗诗派的领军人
物，在文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殷夫牺牲
后，鲁迅为纪念左联五烈士所写的文章
和《孩儿塔》所作的《序言》，明确地评述
了殷夫诗歌创作的时代意义。

普罗诗社是左联成立之后的 4 月
16日诞生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太阳社
的蒋光慈、殷夫和任钧。他们明确提出要
在诗歌创作中把“实际斗争和我们阶级
的意识反映到艺术上去，摧毁资产阶级
的艺术！”使诗歌创作“成为普罗阶级的
武器，向着资本主义社会冲锋”。殷夫17
岁就开始普罗诗歌创作，1929年3月之
后，殷夫结合自己在社会底层从事地下
斗争的经历，积极为无产阶级革命鼓与
呼，写下了大量的无产阶级革命赞歌，诗
情澎湃、激情洋溢。

忠诚的左联盟员

1930年 3月 2日左联成立，在中国
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树立了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指出“文学运
动的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从事产
生新兴阶级文学作品”。左联强调,左翼文
艺家一定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文艺
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积极关心普通劳苦
大众的疾苦，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
斗争。作为左联发起人之一，殷夫自始至
终执行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

在文学创作上，殷夫在繁忙的工作
之余，积极写诗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
鼓与呼。尽管年轻，但他早已成为《拓荒
者》最主要的撰稿人。《萌芽》是冯雪峰主
编的，同鲁迅关系紧密。《巴尔底山》虽然
是创造社后期成员李一氓主编，但其经
费首先出自鲁迅。殷夫积极为这些左联
机关刊供稿，大量发表自己创作的无产
阶级革命诗歌和散文，完成了自己作为
左联盟员的任务。

作为左联在普罗诗歌创作领域的一
位领军人物，除支持左联自己的期刊之

外，殷夫还在自己参与编辑的《列宁青
年》和《摩登青年》上发表诗作。1930年4
月10日《摩登青年》（第2期）出版，殷夫
发表了《与新时代的青年》《伟大的纪念
日》两诗。1930 年 5月 1 日《列宁青年》
（第2卷第12期）出版，殷夫发表《五一
歌》。同年6月20日《列宁青年》（第2卷
第15期）出版，殷夫发表《我们是青年的
布尔什维克》。此外，殷夫还在《列宁青
年》（第2卷第10期）发表诗歌译作《青
年的进军曲》。

在思想行动上，参加左联之后殷夫
为革命奋斗的热情更高，意志更坚定。
1930年2月，他在《列宁青年》上发表了
几篇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少共国际的文
件，使阿英“感到他真是一个天才，几乎
想把他抱了起来”。参加左联之后，他革
命的意志更坚强。3月11日，也就是左
联成立大会之后的第9天，他写下了一
篇长文《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深入剖
析了自己和哥哥矛盾产生的本质，指出
兄弟两人属于不同的阶级、两者无法协
调，表明了自己要为无产阶级革命、为
人民大众解放奋斗的决心。此后，殷夫
结合上海和国内国共两党斗争的形势，
针对苏维埃运动的发展现实，在《红旗》
《列宁青年》上发表了多篇政论文和中
国青年运动的指导性文章，为推进青年
工作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直到六届三中
全会召开之后的1930年10月初，殷夫
还在《列宁青年》上发表《英美冲突与世
界大战》一文，积极推动苏维埃运动向
前发展。

作为左联盟员，殷夫积极参与了左
联的历次重大活动。1930年 4月 29日，
也就是左联成立之后的第二月底，为了
更好地指导盟员工作，左联召开了第一
次盟员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左联决定由
《拓荒者》《萌芽月刊》《巴尔底山》《艺术
月刊》等13家刊物的有关人员作编委，
为纪念五一联合编辑出版一期《五一特
刊》，随刊赠送。殷夫在这期特刊上以莎
菲为笔名发表了《暴风雨的前夜——公
共汽车电车大罢工》一文，这显然是对左
联工作的支持。

1930年5月29日，为了迎接即将到
来的“五卅”纪念日，左联在上海市南京
西路的金门饭店召开了第二次全体盟员
大会，大会通过了全体盟员一致参加纪
念“五卅”示威运动的决定，并准备在“五
卅”纪念日自动启封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的中华艺术大学。殷夫与鲁迅、茅盾都出
席了这次会议。为了这个纪念日，殷夫特
地写了长诗一首《我们是青年的布尔什
维克》。诗中写道：

我们生在革命的烽火里，我们长在
斗争的律动里，

我们是时代的儿子，我们是群众的
兄弟，

我们的摇篮上，招展着十月革命的
红旗。

我们的身旁是世界革命的血液，我
们的面前是世界共产主义。

诗作激情洋溢，充满了无产阶级集
体主义精神、革命英雄气概和对未来的
必胜信念。

左联成立当年，曾召开了四次全体
大会。因为是秘密环境下召开的，我们现
在没有文献材料显示殷夫是否全部出席
了这些会议，但考虑到他同鲁迅、阿英、
柔石、冯铿等人的紧密关系和他对革命
的热情，没有特殊情况，他应该会出席这
些会议的。1930年 9月17日，左联发起
为鲁迅祝寿活动，地点在吕班路50号荷
兰菜馆，殷夫也参与了，“殷夫、胡也频举
杯向他祝寿”。1930年12月底或次年年
初，左联再次召开了一次盟员会议，鲁迅
出席了这次会议，带了一本德文书准备
给殷夫，但没碰到他。到1931年1月15
日，也就是殷夫被捕前2天，鲁迅只好把
书委托魏金枝转交，再次显示了鲁迅对
殷夫的特别关怀之情。

1931 年 1 月 16日，殷夫如期出席
了文委设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
洛阳书店秘密机关召开的左联全体共产
党员大会，次日在东方旅馆被捕。从参加
左联到被捕牺牲，殷夫始终是左联盟员
中最坚定的一分子，为左翼文化事业作
出了重大贡献。

1931年 2月7日，殷夫为了中国人
民的解放事业，连同其他4位左联盟员
一起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残害在龙华司令
部旁边制造局的大烟囱下，年龄尚不满
21周岁。

“我是革命的忠臣，我有无涯的热
情。”这是殷夫对待无产阶级革命的忠贞
态度。为了革命，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自
由，殷夫积极参加党领导下的地下斗争，
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虽多次被捕仍然对
革命满腔热情。

及至今天，殷夫牺牲已经90余年。
作为左联的革命先烈，殷夫的事迹，他的
牺牲精神，他为中国无产阶级解放事业
所作出的贡献，是一份值得我们永远珍
惜的精神财富！

（作者单位：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
大会会址纪念馆）

▲

殷
夫

▲署名为“白莽”的殷夫《孩儿塔》手稿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1902年出生
于湖南凤凰县。

沈从文少年时可以说是顽劣不堪，
常常逃学去外面游荡。他为了能在街上
看木偶戏，经常不去上课，将书包藏在
土地庙里，有时就这样看一整天的戏。
一次，他照样把书包放在土地庙，看完
了戏，别的孩子早已放学回家，他再回
到土地庙里取书包时，才发现书包不翼
而飞。第二天他就这样空着手去学校，
老师大声责问他昨天到哪里去了。沈从
文不慌不忙地回答：“看戏去了。”老师
气得骂他：“勤有功，戏无益，树喜欢
向上长，你却喜欢在树底下，高人不
做，做矮人，太不争气了！”经过教
育，沈从文稍稍有所收敛。

1917年，沈从文当兵了。那时候
当兵是一条出路，当然最现实的目的是
谋口饭吃，沈从文家里特别困难，他去
投军，也算是解决了一个人的吃食问
题。他参加的是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游
击第一支队，驻防辰州（沅陵）。在部

队里，沈从文算是有点文化的人，官兵
都叫他“身小师爷”。一次，他到司令
部去办事，军法长名叫肖选青，是一个
又高又大的胖子，但是这个人读过书。
他听别人叫沈从文为“身小师爷”，于
是问：“身小师爷，你叫什么名字？”

沈从文怯生生地说是沈岳焕。军法
长说：“好啊，岳焕、岳焕。‘焕乎，其
有文章！’我看你今后就叫从文吧。”

原来“焕乎，其有文章”这句话出
自《论语·泰伯》，是为颂扬尧治天下
的功德之辞，说尧的功业巍然焕然。这
里的“文章”是指经天纬地的功业。

沈从文一听，感觉不错，于是真就
将自己名字改了。沈从文之所以这样乐
于改名，一方面当然可能是长官的话不
能不听，违拗了总不好。二来，当时部
队里，有文化的人都处在上层，这也刺
激了他求知的渴望。此外，原来的名字
岳焕笔画太多（嶽煥），不如从文（從
文）那样简单明了，写起来方便。所以
改成从文，好处多多。

沈从文改名
周二中


